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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回  順承親志僦屋移家　冀蓋前愆求榮反辱

　　話說吉慶和的母親柳氏安人，自接著他的喜信，已經喜不自勝。這日見了兒子衣錦榮歸，更加悲喜交集，喜的是兒子點了翰

林，一時榮耀起來，悲的是想起從前那樣光景，好不可慘，於是母子兩個痛談了兩日。吉慶和又將討了王娟娟的話細細告訴了一

遍，老安人道：「你也這大歲數，如果從前不是遭了橫事，早已給你娶了親，現在你的兒子到要好大的了。今日既討了人，只要他

能孝順，能持家，管他什麼貧賤富貴，若是娶了富貴不賢惠的，動輒倚著娘家的勢利忤逆公婆，欺侮丈夫，這又有什麼好處，但是

這王娟娟是什麼個樣兒，人品性格究竟如何？」慶和道：「孩兒看來，雖曾入過青樓，卻還端莊賢淑，毫無下賤的氣習，卻不知母

親見了如何？」老安人道：「我兒你此話到呆了，我不過為你想著，賢惠的是你終身的內助，不賢惠的也是你終身吃虧，我還有幾

年活在世上，還怕媳婦不伏伺我？只要你看得中了就罷了。」　　吉慶和道：「母親只管放心，孩兒同媳婦自然孝順你老人家，好

好的給你老人家過兩年舒服日子，才償得起前十年的苦。但是孩兒有句話同母親商量，不知母親可願意不原意，孩兒不敢自主，要

請了母親的示，然後方敢行。」

　　老安人道：「我兒有何話說，能行則行，只要理上無礙，有什麼不能說。」吉慶和道：「孩兒的意思，因家中的產業全行變

盡，急切難於重置，家鄉又無親戚可靠，如搬往南京，權且住個十年八年，待孩兒氣候圓了，復了產業，再行搬回原籍。況且孩兒

雖點了翰林，還要進京供職，不能常在家中，若把母親拋在家中，實在難於兼顧。南京趙家的人是極長厚的，平時也可請他家照

應，孩兒在京裡也可放心，就是書信來往也比這家鄉便當幾倍，所以孩兒想把母親接到那裡去。」老安人道：「我兒，為娘的久有

此意，因為你外間的光景不知是什麼樣兒，故我不曾向你說，我兒既有此意，這是好極了，家鄉有什麼戀頭，我也這麼大年紀了，

自從到了你家，終日在八鄉底裡過日子，什麼頑意總未見過，落得兒子接了出去，各處遊玩遊玩，也不枉過一世，這有什麼不願意

呢？」吉慶和道：「母親既能體貼孩兒同去，好在此間也無甚料理，略一收拾，就可動身，孩兒還想趕到南京過年，明年二三月孩

兒就要進京供職的了。」老安人道：「去南京過年，這又有何不可，我就料理著，你擇了日子就可動身的。」

　　老安人又道：「我兒，還有一件要緊的事，為娘幾乎忘卻，前兩個月有個姓顧的來問你可中沒有，他說離此不遠，住在什麼顧

家莊，是同你在南京會過的，我兒你可認得這個人麼？」吉慶和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，孩兒從前不是同母親說的嗎，就是那畜生韓宏

家的老管家，孩兒若不虧此人，安有今日呢。明日就要去尋著他，著實的要謝謝他去，我還用過他二兩多銀子，孩兒的意思要加十

倍去還他。」老安人道：「這個理當，你明日就去。」吉慶和次日就帶了五十兩銀子，跑到顧家莊，尋著顧全家內，不期顧全已於

前月到了安徽，吉慶和只得說明來歷，把銀子丟了下去，顧家的人卻不敢收。吉慶和又說：「是從前向他借的，今日來還他的。」

顧家人才敢收下去。吉慶和又將南京的住處說明，恐怕顧全隨後找他，便有處詢問，顧家的人一一記清楚了。然後吉慶和才轉身回

來，一連收拾了幾日，又備了許多祭品，祭祀祖宗，並他父母墳上祭掃了一回。諸事已畢，擇定冬月十五動身。

　　到了十三就僱了一隻三官艙大船，十五一早吉慶和同著老安人，並帶了來安僕婦等眾，一齊下船。李大送到船上，吉慶和又賞

了他幾十兩銀子，李大又說了好些不忍離別的話，然後才灑淚而別。船家就祭了神福，鳴鑼開船，直望南京而來。在路行了半個多

月才到南京，吉慶和招呼將船開到通濟門，進城較為靈便，抵了碼頭等船泊定，吉慶和便命家人先進城去通報，並僱兩乘小轎子來

接。洪一鶚得了信，即刻飭傳家人打掃房間，又叫白蒓秋幫同王娟娟預備香燭糕饅及茶點之類，為老太太進宅之用。吩咐已畢，即

帶著家人僱了轎子出城迎接。到了城外，先由家人上船通報，吉慶和見洪一鶚親自出來，趕著走上船頭，先道了謝，便請洪一鶚上

去坐，洪一鶚見了吉慶和也道了喜，然後上船，進了艙便望吉慶和道：「先請老哥在伯母前請安，俟進了宅，當再行禮。」吉慶和

一面謙遜，一面到裡面去請老太太，一會子老安人出來，先同洪一鶚招呼了一聲，便有僕婦挽扶上轎，吉慶和便與洪一鶚同行。

　　不上一刻已到中正街自家門首，老安人下了轎，只見兩個花枝招展般娘子站在那裡迎接，又聽問了一聲：「婆婆好！」「伯母

好！」老安人便將媳婦上下一看，心中頗覺歡喜，也就回道：「你們好！」說著，便拉了娟娟的手，笑嘻嘻的走了進去。走到堂屋

內，又見高燒著一對紅燭，焚了一爐香，桌上擺著發糕，老安人更覺歡喜。卻好吉慶和同洪一鶚已經進來，老安人便命吉慶和先磕

了頭，然後自己又在家神前磕頭。王娟娟見丈夫婆婆都去磕頭，他也跟著去磕頭，隨又給老安人見了個全禮，老安人便笑著說道：

「我兒你代我多養幾個孫子，讓我歡喜歡喜。」王娟娟臉上紅了一陣，就退下去泡茶裝點心。接著洪一鶚、白蒓秋都上來見禮，老

安人一一道謝畢，娟娟便走來說道：「婆婆勞碌了一會了，請坐下歇歇，吃口茶，用些點心罷。」說著，又望白蒓秋道：「姐姐請

你陪我婆婆吃點，我還要到房裡料理下子去。」老安人聽說，又道：「你也坐下陪我吃點，再去收拾不遲。」娟娟只得坐下。

　　老安人又望白蒓秋道：「我媳婦多承洪嫂嫂照應，甚是感激，我聽見我兒子說，洪嫂嫂是個女中豪傑，實在可敬，將來我媳婦

還耍望姐姐指教，有什麼不到的事，也要帶量他點才好。」白蒓秋道：「伯母你老可不必慮，妹妹又會持家，又會理事，將來還會

生多少大頭大臉的兒子，比你姪媳婦要強著十倍呢。」娟娟聽說，便道：「姐姐你可不要這樣恭維，說得人家怪難受的，連心裡都

癢起來了。」老安人道：「洪嫂嫂你也不必過謙，明年就要吃你的喜蛋了。」娟娟道：「婆婆你老人家才到這裡，不曉得姐姐已經

懷孕，明年三月就足月了。」老安人道：「竟被我猜著了，生了小相公，蛋是要盡我吃的喲！」白蒓秋尚未回答，只見挑夫挑了許

多行李進來，家人僕婦幫著搬行李到房內，然後開發了腳力，又將房間收拾清楚，鋪設牀帳已畢，老安人又走進房去看了一看。原

來洪一鶚住的房屋是三開間，前後兩進四廂，王娟娟住在後進，與白蒓秋對房門，前進為會客之所，現在柳氏安人一起搬來，就將

前進上首房間騰出，讓老安人住下，首房間改作會客，只都是洪一鶚預為佈置的。安排已定，如趙鼎銳等人，又送了許多禮物。

　　隔了兩日，吉慶和又備了一席聊作東道，由此一家團聚，更兼娟娟極其孝敬，白蒓秋亦極親密，老安人又認了白蒓秋為義女，

吉慶和與洪一鶚也結了異姓兄弟，於是母子婆媳兄弟姑嫂竟合為一家，老安人亦頗安閒。

　　話休煩絮。這日大家正坐著閒話，忽見來安手上拿著一封簡帖，走到吉慶和面前說道：「有個韓老爺說是與老爺同鄉，又是世

交，特來拜會的。」吉慶和便看那帖子上寫著：「鄉世愚弟韓宏頓首拜。」便對著他母親說道：「這畜生韓宏現來拜會，在母親

看，還是見不見呢？據孩兒的意見，從前那樣忘恩負義，現在又來奉承，終是個無恥的小人，爽性不理他，讓他自己慚愧。」洪一

鶚便插嘴說道：「大哥是怎麼一回事，可告訴了小弟，讓小弟一決。」吉慶和見問，便將從前的情節，大略說了一遍。洪一鶚道：

「大哥為什麼不見他，等見了面時，他必有一番粉飾，那時可如此如此，也好奚落他一回。」吉慶和聽了也覺好笑，便叫：「請他

進來！」

　　韓宏在門外等了許久，不見動靜，正在轎子裡納悶，忽聽一個「請」字，就如奉了聖旨一樣，趕著下轎跟了進來，走到客座子

裡面，剛欲坐下，只見吉慶和從外面走進，韓宏又趕著行了禮，這才分賓主坐下。有人獻了茶。韓宏便開口喊了一聲「來」，只見

有個家人走進，站在旁邊，韓宏道：「你進去代我給老太太請安。」家人答應著走了出去。一會子來安又走了進來，拿著世愚姪帖

子，站在韓宏面前說道：「老太太請老爺先同主人談談，一會子就出來，因多年不見，還有話問老爺呢！」說罷，也走了出去。韓

宏心下便有點難受起來，卻不能現於形色，只得勉強向吉慶和道：「與老世兄闊別有二十年了，曾記當日承老伯母老伯的栽培，與

老世兄同學讀書，那時老世兄不過才八九歲，一轉眼間如今是高入詞林的了。」吉慶和道：「連年飄泊，顛沛流離，以窮秀才仰面

求人，尚難苟延殘喘，不料皇恩浩大，選入詞林，未免慚愧已極。閣下政聲卓著，治績昭彰，上游疊委優差，皆謂老兄辦事認真，

不避嫌怨，較目今貪婪之輩竟不可多得，小弟不才，此中秘術尚可指教一二否？」韓宏聽說，覺得句句刺心，頗為難受，便又說

道：「小弟自從老世兄出京的時節，就要趨前奉候，一則道喜，二來敘敘闊別之情，不期感冒秋邪，幾乎一病不起，還算托老世兄

宏福，未曾永別。等到弟的病才好，各處探聽貴寓，方知已回襄陽，昨日在友人處聽說，方知老伯母已移寓來陵，故趕著到此請



安，還望老世兄恕罪。」

　　吉慶和道：「本可不勞，何罪之有。」正說之間，又見來安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來了。」韓宏聽說，趕忙站起身來，又

將衣帽整了一整，在那裡伺候。只見老安人慢慢的走到裡面，開口說道：「這就是韓相公麼？」韓宏又趕著磕幾個頭站起來，但見

老安人坐在那裡，直受無辭，只說一句：「老身受了。」韓宏才告坐，老安人道：「你那韓老兒夫婦現在多大歲數了，曾死沒有？

你的老婆養了幾個畜生了。」韓宏才聽了這兩句話，已經氣過不能開口，只得忍耐著答道：「小姪的父母是已經過世，你老人家姪

媳婦已生過好兩個了。」老安人又道：「你從前做了官，發了財，是認不得我的兒子。今日到我這裡來，難道你是被參了官，又窮

了下來，找我的兒子給你說個情兒，或周濟你些麼？如果是真被參了官，窮得連飯都沒吃處，不妨還學你那死鬼老子與你老鬼老奶

奶把你帶到我家來的那個樣子，你也把你這－起小畜生領了來，我還可以叫我的兒子再養你們一家，卻不算什麼大事。」吉慶和便

擱著他母親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可省一句罷，我們韓大哥因為孩兒點了翰林，特地來要好的，你老人家反說他參了官又窮下來，這是

什麼話，不要叫人家道怪。當日你孩兒流落的時候去找他，他不認前情，是怪他無見識；今日你孩兒發達了，他來恭維，又怪他不

好，這不是裡外難做了嗎？況且韓大哥當此之時，正是烈烈烘烘一位同知太老爺，誰人不曉得他有本領，不必說督撫是器重他的，

就是他那年辦了大河口的釐金，連那些販雞子的至今還頌聲載道，說他實在精明，真能替皇上辦事。如這樣的好官都要被參，那些

貪贓枉法剝削小民的，豈不是要殺頭絕後代麼？」韓宏聽了他母子這一番話，又聽得那些家人都是唧唧噥噥的私相議論，直羞得面

如紙色，連半句話都答不出來，只呆呆的坐在椅子上，如死人一樣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卻好來安進來，說道：「趙大人過來了。

」老安人聽說，便走了出來。吉慶和就叫來安去請趙鼎銳到了裡面，先同韓宏作了揖坐下，又問了姓名，彼此謙遜一番，趙鼎銳

道：「原來是韓老父台，久仰久仰，吉年兄時常道及，累欲往拜，爭奈俗事太多，未能如願，今日得見足慰平生了。」韓宏亦強顏

說道：「小弟尚未過去道喜，抱歉之至。」彼此又略談了一刻，韓宏便起身告辭。吉慶和送他上了轎，就轉身回來，才到客房門

首，忽聽趙鼎銳說：「壽人我告訴你件事。」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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